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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恩施民族學校上了一堂土家語
課、在廣西龍勝黃洛瑤族村寨體驗竹筒燒
烤、在貴州三都水族村寨認「乾媽」過端
節……24歲的德國青年羅伯特阿道夫近半
年來的中國奇妙之旅，不僅體驗到中國少
數民族的熱情，他也把中國少數民族的生
活分享給世界。
因小時候看《花木蘭》電影，羅伯特就

對這個東方之國的歷史和文化充滿興趣。
2017年羅伯特隻身一人來到中國，又因來
中國第一口吃到的食物是包子，他給自己
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包子」。
在中國生活的幾年間，羅伯特在一家德
企工作，因性格開朗且謙虛好學，羅伯特
很快融入到「中國朋友圈」，並從零基礎
迅速掌握了中文。一次偶然，羅伯特在旅
途中接觸到中國的少數民族，讓他萌生了
想要拍攝一部關於中國少數民族紀錄片的
想法。

真實記錄少數民族生活
「沒來中國之前，我不知道中國有56個
民族，而且各民族之間相處很融洽。」羅

伯特說，56個民族就拍成56集紀錄片，把
中國少數民族獨特的文化分享給全世界。
2021年年中，羅伯特啟動拍攝計劃，並

邀請3名中國朋友加入自己的團隊，從江
蘇自駕出發，開始了拍攝之旅。一路上，
羅伯特和朋友途經湖北、廣西、貴州等
地，記錄下居住在那裏的土家族、苗族、
侗族、布依族、瑤族、水族等少數民族的
生活習俗和傳統文化。
「我就想記錄生活，他們生活是什麼樣

的我就拍什麼樣的。」羅伯特坦言，每集
的視頻拍攝都沒有腳本，所以每一集都很
特別並充滿樂趣，因為每天的生活都不一
樣。
貴州三都水族，是羅伯特這段時間拍攝

以來印象最深的一個民族。因為喜歡在短
視頻平台分享生活的羅伯特，遇到了當地
同樣也喜歡拍短視頻的水族阿姨，「那個
阿姨五十多歲，一見面她就把我當她的
『乾兒子』，特別熱情。」
在三都水族自治縣，羅伯特和朋友們待

了一個星期，不僅記錄當地民眾生活和趕
集場景，還與當地少數民族一起過水族最

隆重的節日——端節。「端節是當地慶祝
豐收的節日，所以每天都在村民家裏吃各
種好吃的食物和米酒，感覺就跟家人一
樣，沒吃飽沒喝醉都不讓走。」
拍攝期間，羅伯特也會以短視頻的形式

將他的所見所聞在抖音、快手、Youtube
等網絡平台上分享，這引來不少中外網友
的關注和點讚。
「很多外國朋友看到視頻，都驚訝於中

國原來還有那麼多美麗的地方和獨特的文
化，他們都期盼着新冠疫情快點結束，要
親自來中國感受和體驗，這也正是我拍攝
想要實現的效果。」羅伯特笑道。

在民族村寨感受家的溫暖
在拍攝之餘，羅伯特也看到中國的鄉村

不僅有寬敞的馬路，許多村民還住着精緻
小樓房並在家門口就業，把家裏生活打理
得井井有條。「有些人沒來到中國之前會
覺得中國窮，現在的中國不僅很現代化，
鄉村都建設得很漂亮，交通也很便利。」
目前，羅伯特和朋友正在中國最大的苗

族聚居村寨——西江千戶苗寨進行拍攝，
因貴州少數民族眾多，他們已在貴州待了2
個多月，「感覺得待到中國春節才能結束
貴州拍攝之旅」。

每去到一個少數民族生活區域，羅伯特
也會與遠在德國的親人打視頻電話，讓親
人看看這裏居民的精美民族服飾、特色美
食以及風俗。有時，羅伯特的父母會用
「你好」等中文，與視頻裏的村民打招
呼，甚至還會聊上幾句。
「雖然離德國的家很遠，但無論去到哪

裏總能遇到『家』，少數民族非常熱情，
他們把我當家人一樣對待。遇到那麼多的
少數民族，也讓我對中國的文化愈加感興
趣。」羅伯特說，將會繼續用心拍攝，把
中國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向全世界分享。

●文、圖：中新社

德國青年羅伯特拍少數民族紀錄片
讓世界看到「多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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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文念中在灣仔辦的《Side。晒》攝影展的時候，他正在

修塗海報上的字體，一支馬克筆一點一點精細地塗成自己想要

的樣子，「原本這個展示板上是沒有這個的，」他指着一道繩

索綁成的吊梯說道，「但我覺得這個位置太空白了，就連夜加

了一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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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拍電影的好好拍電影的文念中文念中

●●文念中拍攝多是瞬間的捕捉文念中拍攝多是瞬間的捕捉。。

●文念中修飾現場海報字體。

●於《黃金時代》拍攝期間的作品。

●身後的攝影作品
是一組他很中意的
動態，取捨不下，
便都放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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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展仿似香港電影工業的縮影。

去年，文念中將其過往攝影作品
重新整理，於近日展出的

《Side。晒》展覽中曝光，這些創
作大多在他工作的拍攝片場捕捉。
談到展覽名字的由來，他笑言以
「食字」向大家開一個玩笑，期待
向觀眾展示鏡頭下的至愛珍藏，分
享回憶中非常難忘的那些瞬間。

《Side。晒》曝光片場實況
文念中幾乎把這次的攝影個展辦
成了自己多年來影視作品的回顧。
「我在內地拍的一些年代片，我發
現現場的群眾演員的表情很有趣，
他們總是有一個『等樣』，從早等
到晚，等拍攝、等放飯或者等收
工，他們的表情有種……不知道怎
麼形容的『等』。」他介紹整面牆
的命名為《臨時演員》的作品說
道。
隨後，他指着一幅水淌倒影、絢
爛燈光的攝影作品說：「我記得當
時沒在拍攝的時候，這兩個小朋友
就在玩1、2、3、木頭人，我覺得那
些燈和場景很特別，所以我特地放
大了這個場景。」
除此之外，展覽還有一些拍攝
《黃金時代》的湯唯、《花樣年
華》的張曼玉與梁朝偉、新戲取景
地等等，整個展覽其實沒有特地去
設計一個主題、要表達什麼，但又
彷彿充斥了對香港電影的千言萬
語。

執導筒講許鞍華電影故事
2020年，文念中首執導筒的紀錄
片《好好拍電影》上映，這部電影
以他欣賞並合作數次的導演許鞍華
為藍本，記錄了一個電影導演對香
港電影的深情，「不是為了拍電影
而拍，只是想拍許鞍華，」文念中
說，「做導演你一定要有一件事想
表達，而不是首先想做導演，再去
找一件事來說。」是不是所有事情
都得有個原委呢，其實就如同照片
記錄一個瞬間，影片講述一段時
間，箇中飽含的情感最好不用語
言。
在香港做電影的人很特別，他們

彷彿都受得起響噹噹的名字，擔得
起沉甸甸的獎項，然而一旦涉及到
電影本身，他們全變成了輕飄飄的
一堆不停運作的齒輪——許鞍華、
徐克、施南生……直到文念中，他
們在電影裏都是組成這個偉大工業
的一部分工具，變成了導演、製片
人、美術指導，他們不再是自己。
文念中拍許鞍華，沒有迴避，也沒
有仰視，就是跟隨她，將一個為了
香港電影兢兢業業一輩子的人方方
面面拿出來給人看，沒有煽情，甚
至毫無修飾。
電影人導演拍的紀錄片有前者，

但《好好拍電影》顯然不同於大部
分同類電影，文念中帶着攝影機，
就像一雙漸漸趨近於許鞍華的眼
睛，片段日常且鮮活，沒有什麼答
案要去尋找，也沒有什麼前因後
果，時光就是這部紀錄片的底色。
文念中說：「我和許導演合作很多
年了，在2016年拍《明月幾時有》
的時候，我就覺得在不同地區都有
屬於電影人的紀錄片，但香港就很
少，我覺得許鞍華這麼特別，是個
很值得被人認識的導演，就從那時
候開始籌備和拍攝這部紀錄片。」
對於他來說，拍這部電影沒有什麼
個人的出發點，完全就是對許鞍華
的欽佩和欣賞。
文念中形容一向從事的美術指導

工作是「誤打誤撞」，但事實上，
本就學美術的他經過推薦入行做電
影發行，後又兜兜轉轉回到美指位
置上，怎麼看都是一種命裏注定。
但入行的時候長了，反而沒有什麼
指向性明確的選擇，「我這個工作
崗位不是演員、不是明星，並不是
說看完一個劇本，不喜歡就不
接。」他說道。
工作的安排是看時間、檔期，但

文念中有自己的偏好，「有些電影
是看完劇本就會有一個畫面在，有
靈感了就再去和製片人聊。」比如
拍《伊莎貝拉》的時候，因為導演
彭浩翔本身就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那種懷舊的風格比較有共鳴，也
是我自己想做的，所以就會做得很
開心。」

「我對獎項沒有渴望」
「拿過很多獎」誠然算得上文念中身上的

其中一個標籤，金像獎的「最佳美術指導」
和金馬獎的「最佳造型設計」，甚至到今年
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提名的不勝枚
舉，獲獎的亦可圈可點。「做到一部自己有
滿足感的電影比較重要，我這麼多年拿到的
獎都是幸運，沒有和什麼『大佬』撞上，這
些都是看天，」他緩緩說道，「所以不會特
別渴望。」
與許鞍華導演的「十年衰運」不同，文念
中遇上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入行便馬不停
蹄地拍。亦和許多旁的電影人同樣地，他歷
經了香港電影高產到式微的顛簸三十年，
「最近幾年拍很多新導演的戲，因為大預算
的電影越來越少，新導演能拿到的資金一定
不多，但是不同的條件就會有不同的考量，
就好像回到最初的時候，在有限的預算裏做
突出的東西。」他說道。在其位謀其職，文
念中心中對電影有的敬畏來自經驗，「每部
戲都是趕時間的，每部戲都是缺錢的，所以
每一步都要小心謹慎，不要衝動。」
入行拍了大半輩子的戲，文念中最喜歡的

作品還是他首次擔正操刀美術的《初纏戀後
的二人世界》，「癲癲哋。」他笑說。

●文念中首執導筒，拍許
鞍華的電影故事。


